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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书面语和口头语的重大差异是汉语的重要特征，其根本原因是汉语采取的是表意的
汉字。对于这个重大的差异，我们还研究得很不够。差异的主要表现是什么，如何判别，如何规
范? 都尚待深入探讨。在母语教育，虽然新一代学生的普通话有了明显改进，口头表达能力还是
有待提高;在对外汉语教育中，由于学习者缺乏语感和语境，掌握书口之别更是无门。对外汉语教
材应该就此作出更大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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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书”“口”之异是汉语的重要特征
本文所说的书口之异指的是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差异。以往有人也称为文白之异。不过，文与
白通常说的是文言与白话，文言文是古代的书面语，白话文是现代的书面语，但是，古代也有口头
语，可称为“古白话”;现代也有口头语，只好称为“新白话”了。文白之异有时也用来称说字音的文
读和白读之分，普通话和许多方言的一些字有两种或多种读音，一般说来，作为书面语词呼读的音
是文读音，口语词说的音是白读音。在方言里，文读音比较接近古今通语的音，白读音则是方言口
语中经过变异的土音。不同时期形成的方言词有不同的文白读，常常又反映了方言发展过程中的
不同语音历史层次。可见，这两种文与白和本文所说的文白有些关系，但是又有许多不同。
在语文教育中，书面语和口头语有时也简称为“语—文”之别。语文课的“语”和“文”，本来就
是指的口头语和书面语，语文课就是进行口头听说和书面读写训练的课。在国外，“汉语”一般指
口语，“中文”则指书面语，和这种说法相近。但是，书面语、口语都是“语”，语文课的“文”又牵连
到“文章、文学、文化”，因而书面语和口头语之异一般不说成“语—文”之异。
有文字的语言就有书面语，书面语的交际功能、交际场景和交际手段和口头语都不一样。书面
语多半是背靠背的、借助文本、超越时空的传播;口头语则是面对面的、借助声响所作的现场的口耳
传递。为了适应交际场景、功能和手段的不同需要，各种语言的书面语和口头语在遣词造句和语音
处理、语用表达上都会有所不同。在语音处理上，书面语主要是讲究节奏和韵律，口头语还要有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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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和语调的处理;在词句的组织上，书面语力求精炼、有蕴含，口头语则侧重于让人能很快听明白;
在语用表达上，书面语讲究内容典雅、语言规范，口头语则务求听得愉快、反馈迅速。正因为如此，
学习任何语言都得分别进行书面语和口头语的训练，掌握听说读写四种本领。
然而，书面语和口头语在一些语言差异大，有些语言则差异较小。汉语就是属于差别大的。请
看:
夜半歌声———半夜里听到的歌
写于深夜里———下半夜写下的
勿忘国耻———别忘了国家的耻辱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天底下有知心的人在，虽然远在天边，会像是就在身旁
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到，汉语的书面语讲究简练，好用文言成分，少用虚词，用词和句式都和口
语有明显差别。
汉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差异大，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汉语采用了表意的汉字，书面语和口头语
分道扬镳已久，各自又经过了长期的加工提炼，形成了各自的词汇、语法和表达系统。
汉语从三千年前就采用方块汉字作为书面记录形式。最初出现的汉字多是象形和表意( 指
事、会意) 的，后来的“假借”字因为造成同音，没有得到发展，再后来出现的形声字，表义的形旁类
别不多、表义太粗，声旁的表音也不细、不准。而且，造字之后，语音多变、字形稳定，造成了字形和
字音的更大分离。所以汉代定型的“隶变”，成了表意为主的文字系统。《说文解字》收字八千多，
汉字的规模大体上就定局了，虽然形声字占到 80%以上，表音度还是很差。由于受到音节数的限
制，先秦单音词占优势的局面不利于大规模扩展词汇，汉代兴起了利用表意汉字合成双音词，果然
为词汇的扩展开辟了一条宽广的道路，汉字的表意性质便为汉语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汉
语和汉字相结合千年之后达成的新的和谐。最常用的单音词和双音合成词构成了汉语词汇系统的
雄厚基础，为汉语的书面语表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汉唐之后的一千多年间，两万多个汉字及其不
断滋生的多音合成词，用来构筑种种书面语，包括诗词歌赋和议论记叙，可谓畅通无阻。经过世世
代代的文人学士的加工提炼，所构筑的“经史子集”成了一道精神文化的万里长城。但是，由于汉
字的不利表音和形体结构的繁难，在古代社会，能够识文断字的只是少数的上层人物，书面语也就
成了统治者发布文告、施行教化，文人学士们舞文弄墨的专利品。平民百姓的口语则沿着自己固有
的轨道世代相承、不断发展，根据社会生活的需要，不断创造新的表达方式，经过戏曲、说唱、故事、
传说等民间文学的锤炼，也形成了一套丰富多彩的表达体系。虽然书面语有时也会落入口语，口语
也会被一些文人引进书面语，但是二者确实是沿着不完全相同的发展道路推进，创造了“两种民族
文化”。不论是拿唐诗宋词、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和敦煌变文做比较或者拿明清政论、散文和通俗小
说做比较，都可以看到，这数百年间的书面语和口头语就像是长江和黄河一样各自形成了系列。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数十年间，文言和白话的对抗和论争，就是这两个系统抢占擂台的过程。
可见，至少到五四运动时期，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分道扬镳是汉语和汉字发展史所决定的汉语的
重要特征。
二、“书”“口”之异的特征尚待深入研究
然而，汉语书口之异的这个特征在“五四”以前是一直就没有引起关注并开展相关的研究的。
就像长江黄河各行其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传统“小学”作为经学的附庸，只研究经典文献，不
论是字音、字义，只是为了诠释古代传下来、已经不太明白的书面语。口语的发展演变向来是自生
自灭，学者们总认为是低俗的、不登大雅之堂的，因而不屑一顾。关于口头语和书面语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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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语文学的时代是不可能有像样的研究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为白话文鸣锣开道，借助着宋
元白话的艺术成就和普通话的群众基础，经过二十年的反复拉锯，白话终于取代文言，站住了脚跟。
在宋元白话文的基础上，经过“国语运动”，一批新的语文学家提倡“我手写我口”、编写新语文课本
在少年儿童中传习，吸收了现代普通话口语词汇和语法，加进少量欧化句式和文言成分，在一大批
现代文学巨匠的共同努力之下，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很快就建成的现代白话文的独具特色的书面
语系统，应该说，二十世纪形成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先前的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分
离状态。
为了彻底摆脱文言的羁绊，解决言文分歧，使书面语口语化，借着维新运动的东风，激进的改革
派从清末开始发起了“切音字”运动，三十年代又有“北拉———罗马字”运动，经过近百年的摸索，最
后才发现，汉字不但是汉语的记录符号，还是汉语的结构因子———语素，罗马字拼音只能用来为汉
字注音，帮助识字和其他一些场合的应用，用拼音字母来代替汉字是难以实现的。只要还使用汉
字，保持着字义合成的构词法，维持着“目治”的习惯，书面语和口头语就不可能实现完全的趋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承认，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差异，还将长期地存在下去，许多问题
还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
首先，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究竟有哪些差异，我们还没有做过全面深入的考察，如今还
像是雾里观花。这个差异和历史上的文言与白话的不同并非一件事。文言是从上古到中古的书面
语积存和凝固下来的，白话先是宋元之后定型的口头通语，明清之后，随着城市文明和小说的兴起，
白话形成了自己的书面形式———白话文。经过四五百年的调整和创造，由“早期白话”发展为“现
代白话”，才成了现代汉语书面语的基础。而就在白话文定型的过程中，口语又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想想当年水浒好汉们的对话和当代农民的口语的差别，就不难体会到这种变化。当代的书面语
固然大体以当代的口语为基础，但也加入了一些文言成分、方言成分和欧化成分。从“五四”新文
化运动登上历史舞台到现在，也将近一百年了，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尽管语料库语言学已经发
展起来，我们还没有把现代书面语和口头语的语料进行认真的对比研究，说清楚它们之间的差别。
看来，现代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词汇语法上。我最近从北京语言学院编的《现
代汉语频率词典》( 1986) 略作一点抽样调查，发现这个课题还是大有可为的，问题在于没有引起重
视。在该书的高频词中，我取了前 100个，就“报刊政论”和“生活口语”两种语体的词频做比较，相
同的高频词只有三分之一( 34个) ，另外三分之二则是各不相同的，可见书面语和口头语的用词是
异大于同( 二比一) 。相异的部分分别是那些词，还有些明显的道道: “报刊政论”的高频词中，政治
概念就占了近半，例如: 政治、经济、文化、工作、社会、领导、历史、建设、国家、民族、民主、同志、阶
级、生产、解放等等; 而“生活口语”则有过半是基本动词、指代词和叹词，例如: 去、看、走、叫、到、
买、想、给、吃、做;那、谁、这么、怎么、什么、这个;吧、呢、呀、啦、吗、啊。不论是共有的和有别的高频
词，三类中都有十几个虚词( 含副词) ，例如:的、了、不、就、也、着、都、又、很( 共有) ;没、再、把、可、
别、跟、得( 口语) ;而、为、以、所、于、使、最( 报刊) 。如果再拿“分布最广的 100高频词”和这两类高
频词做比较，34个“共有”的它都有，此外含“口语”中的 28个，“报刊”中的 15个，另有与“科普”与
“文学”相同的 24个。从这个抽查中可以发现，最高频的( 包括虚词) 是各类语体共有的词，也是分
布最广的词。这些高频词很有可能就是现代汉语的基本词汇，就书口之别说，口语中的基本词汇比
书面语更多。
如果说，关于书面语和口头语的词汇差异，已经有了几本现代汉语的口语词典，算是有人关注
了;而语法方面的书口比较就还是一片荒凉。赵元任的名著冠以《北京口语语法》的书名，只能表
明他提倡发掘口语中的语法现象、不主张只研究书面语的语法，事实上还没有进行书面语和口头语
的不同语法特点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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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判别书面语和口头语应该采取什么标准? 制作语料库不难，辨别书面语和口头语却不容
易，对此，似乎学界还没有做过周密的研究。在单音词和双音词里，大多数是书口共用的，我从国家
语委汉字处所编的《现代汉语常用字表》( 1988) 的“常用字词例”发现:来自文言的常用字构成的单
双音词多为书面语，例如:之、之前，与、赠与，于、对于，无、无穷，乃、乃是，卜、占卜，乙、乙醇，仁、仁
慈，义、义举，以、以免，未、未曾，击、击打;而未见于古代韵书的后起的口语新造词字及其所构成的
多音词则是口头语词，例如: 您、别、甩、甭、找、揣、揣摩、拽、瞧、咱、娃、娃娃、楞、妞、小妞儿、垮、垮
台。至于四字格，却是比较容易判别是书面语或口头语:来自文言的成语总是书面语，口语造出来
的四字格有许多是叠音的、附加音缀的，加用数词组成的则文白两类都有。前者如:以一当十、五光
十色、合二而一、人仰马翻、门庭若市、义不容辞、雷霆万钧、良药苦口、名存实亡、仁至义尽;后者如:
三心二意、七零八落、接二连三、嘻嘻哈哈、点点滴滴、地地道道、三言两语、三三两两、五花八门、小
恩小惠、妻儿老小、十万火急。看来，判别书口的原则也应该从调查研究的结果中归纳出来，而不能
从理论上推知。有的学者曾用过社会语言学的问卷调查，实际上是语感的鉴定，这也不是不能考虑
的方法，因为大多数使用汉语的人，对书面语和口头语都有明显不同的语感。
关于书面语和口头语的鉴别，更大的难点在于书面语和文言词的交叉以及口头语和方言词的
交叉。
由于汉语采用表意的汉字作为书面符号，“隶变”后的两千年来，汉字的字形没有多少变化，基
本字义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上古、中古的词汇经常会被现代汉语所用，成语、谚语、典故、引用语
就是古语沿用于今语的通道。“阁下、光临、拜见”还要经常用于外交场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经常被引用，“登顶、下潜、镌刻、解读、遗存、境况、景观、滞纳”都是
从文言来的，一旦需要表达，就端出来用。维权可以设“驿站”，航班可以设“经停”，网络可以加以
“遮蔽”，种种“沿袭启用、改装翻新、重新创造”都会使现代书面语和文言词的界限模糊起来。另一
方面，由于现代口语是在官话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官话方言区包括了八九个分区，拥有十亿以上
的人口，内部又有许多词汇和语法上的分歧。例如四川人说的“耍下子、要得、晓不得、龟儿子”，恐
怕还不能说进入了普通话;山西人说的“阳婆、月明、年时、出水、出汗”只能说还是晋语; 山东人说
“扎古”，表示“打扮、治疗或修理”，“埝、埝儿、埝子”表示“地方”，把冰说成“冻冻”，也只是地道的
官话方言，连字面意思都难以理解。近年来搭乘着小品的快车，东北话的“忽悠”是忽悠了几亿人
了，“赶趟”恐怕还没赶上趟。诚然，普通话、北京话和官话方言之间是没有断然的界线的，但是，区
分通语与方言总还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好像至今还没有人提起过。
第三，书面语和口头语不但自身的结构特征( 语音、词汇、语法) 有异，也有语体风格上的不同。
书面语继承前代语言多、比较稳重守旧，口头语则适时的创新多、比较生动活泼; 书面语主要是目
治，注重用字规范典雅，不避生僻字，口头语讲究音响效果，多用常用字造词，不计较“有音无字”;
书面语力求简洁精炼，好用典、避冗余，口头语为求刺激常用铺张、描写，不避重复; 书面语讲究规
范，常常经过修改而定稿，口头语追求快速和易懂，常常从俗就野，旋说旋改;书面语靠咀嚼琢磨，常
有言外之意，口头语可借助声响和身势另加发挥;书面语交际对象不在现场，容易脱离情景、无的放
矢，口头语身临其境、有针对性，但有时难以应对自如。这些方面在中国原有修辞学、辞章学，曾有
过许多成功的研究，新的又有语用学、话语语言学、社会语言学的探讨。除了语言学者的努力，还有
许多传媒工作者和表演艺术家的共同努力，今后若能多方联手研究，必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第四，关于现代汉语书面语和口头语的规范问题，这几年来讨论的少了，这说明在规范的问题
上现在是采取了比较宽松稳妥的政策，避免硬性地划界，这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在大变动
的现代社会里，语言生活也在经历着强烈的激荡，现实中的问题既多又难，人们有点应接不暇了。
在书面语有古语和今语的竞争，在口头语有通语和方言的矛盾，在网络上还有汉语和外国语的混
·8·
第 3期 李如龙: “书”“口”之异与汉语教学
用，靠一本五万条的中型词典显然不能负担裁决词汇规范的任务。外国的词典有的有词必录、提供
读者选择，也有从语料库提取常用、多用的词条引导读者的。近些年来，语言生活的监控做了不少
事，也提出了一些有关规范的问题，例如，新词新义问题，广告语言的问题，网络语言问题，字母词问
题，义务教育、辞书建设如何服务语言规范，提高中文水平的问题，有的学者甚至提出了中文( 现代
汉语书面语) 的发展已经出现了种种“危机”。看来，调查做了不少，问题也发现了很多，关于规范
问题的研究，“硬件”方面、微量方面关注得多些，如字音的审定、字形的整理、字数的权衡一直在进
行;“软件”方面、宏观方面的研究，尤其是词汇、语法的规范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研究工作显然
还不能适应现实的需求。按理说，改革开放以来，各类辞书的编纂空前繁荣，方言调查在点上面上
都有重大进展，语料库语言学也正在迅速发展，词汇语法的规范研究已经有了很好的条件，只是因
为规模庞大、问题繁多、有关理论也相当复杂，不是少数人、投放一点时间精力就可以得到效果的。
即使有了大团队，做起来也不容易，见效就更难了。
现代汉语指的是现代的通语———普通话，关于普通话的规范，1955 年现代汉语规范化会议曾
经有过经典的说法: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现代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为语
法规范。这个结论提出了已过 60年了，有些地方不过细，显得含糊，面对半个多世纪实践，应该有
更加具体化的解释:标准音应该排除那些北京话的土音? “北方方言”和现在认定的“官话方言”
“晋方言”是什么关系? 官话方言和晋方言的词汇不少只在局部地区使用，普通话词汇应该认定哪
些官话方言词汇已经进入通语，南方方言也有少量进入通语了，是否还可以考虑让有些官话方言和
南方方言词汇收进普通话的备用词库? 如何着手在语料库的基础上建造这个词库? 普通话的词汇
规范，一般都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依据，在这部中型词典之外，如何来判定更大范围的用词的规
范? 现有词典所收的带＜方＞字号的词是被确认为进入普通话的方言来源词或是尚未取得规范的
方言词? 普通话之中有些明显是专用于口语的词，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用，但是却没有收为词目，
整本《现汉》收了五万条词语，口语词只有八百条，《对外汉语词汇等级大纲》收词 8872 个，口语词
只有 160条，都占不到 2%，许多口语中的常用词在词典里查不到，南方人和外国人岂不是都告求无
门了? 这对于母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都是十分不利的。如果用“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
规范，那么普通话的口语语法又应该拿什么作为规范的依据? 普通话口语的词汇、语法规范看来比
起书面语的规范更难确认，但是又是不得不确认，因为对内对外的汉语教育都必须有章可循。
三、书口之异与汉语教学
书口之异既然是汉语的重要特征，汉语的教学要不要针对书面语和口头语的差别采取必要的
对策? 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母语教育，历来都强调“读写训练”，忽略听和说的口语教学。接受母语义务教育的少年儿
童，在语言习得中已经大体学会了普通话，建立了一定的语感，入学后有老师的示范、校园语言的熏
陶，在普通话普及的地方，还有家庭和社会上通行的普通话交际环境，他们的听说能力一般都会达
到基本的要求。但是，对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应该看到一些问题。
第一，根据世纪之初教育部和国家语委所做的“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全国能使用普
通话的人口比例还只有 53．6%，( 农村则只有 45%) 在那些普通话尚未普及的地方，中小学生课堂
外的普通话环境就有局限，尤其是在东南方言地区和民族地区，家庭和社会上局部通行的也只是不
标准的“地方普通话”，即使是官话地区，农村里的普通话也带有浓重的方言色彩。可见，完全依赖
家庭和社会让孩子学好普通话口语是不现实的。前些年，有些南方方言区的学生考到北方去，因为
普通话不过关，一开口就引人发笑，为了面子只好采取少说为佳的策略，以致落落不群，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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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受到影响，现在情况可能有些好转，但问题总还是存在的。
第二，口语训练不但是要求教好标准的普通话，还包括言语交际能力的训练:能自如地应对各
种交际对象和场合、适应交际的内容和意图的要求。还应该包括思维能力的训练:因为口语交际必
须现听、现想、现说，快速的应对就是一种最佳的思维训练。没有口语课程的专门训练，交际能力和
思维能力的训练就不能落实。不少青年上了大学，发现自己的口语能力不理想，于是就订阅《演讲
与口才》、参加演讲比赛和辩论会，大学将要毕业，为了升学、求职找工作，怕面试过不了关，又临时
抱佛脚，进有关的培训班。这就是中学阶段口语训练未能达标造成的。
第三，任何时代的书面语都必须根植于口语的土壤之中，才能获得强盛的生命力。由于普通话
的不断普及和文白两面的磨合和发展，现代汉语的书面语是越来越接近口语了，三十年代的一些美
文，因为带着半文不白的文风，和当代的书面语显得不合拍，从语文课文中抽去了，代之以更加符合
当代口语的文章，这是合理的做法。今后的读写训练显然还应该强调尽量做到口语化。读要善于
欣赏书面的美文，也要能理解怎样为口语进行艺术加工; 写要能把平实的口语写得通顺，也要具备
提炼口语的能力。
可见，母语教育的口语训练不但不能放弃，还应该加强。中师撤消后，承担口语训练的只有高
等师范，如今这些高校都在拼科研、争项目，往学术路上挤，口语教材( 包括课外读物) 的编写和改
进，联系本地方言的正音、正词练习，教学方法的试验研究，好像很少人有兴趣了。事实上，文与白，
书与口，都是相互依赖，通则双美、塞则两败，这是常理; 所谓口才好、文笔差，或者文笔好、口才差，
都只是个别的现象。
在对外汉语教学，情况又有很大不同。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完全没有习得的基础，所以历来
的对外汉语教学总是集中力量教学口语，先解决听和说的问题，这是正确的。如果是来华的学习
者，有了初步的听说能力，就能从广泛的社会交际中学到最鲜活的语言，这正是学习第二语言最宽
的路( 因为资源广、品种多) ，也是最近的路( 因为机会多、成本低) 。如果是短期班的教学，只是为
了应付在华旅游或简单业务的一般交流，只学学口语、不教读写也是可以的。但是由于学习者也完
全没有语感，不知道汉语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有许多不同，至少对于处于两端的书面语专用词或口
语专用词，也应该给予适当的提示，哪怕只在生词表上标上〈书〉或〈口〉，就能使他们轻易地避免许
多常见的差误。“我看看罢了( 而已) ，不想买”“我随便说说，您别( 不要) 生气( 愤怒) ”“明天咱庆
祝他的诞辰( 生日) ”“他的身体很棒( 强壮) ”，不论是书语口用或是口语书用，效果都是不好的。
打开中介语语料库，这类病句很多。因为我们的课本里很少有书口之异的提示。
来华学习的留学生，离开课堂后只要走进中国人之中，就能学到许多比课堂更加生动活泼的汉
语( 当然也有劣质的) ，老师如果善于引导，让他们总结课外交际中的经验和教训、找问题、提问题，
一定能使课堂教学得到有益的延伸。结合这类课余的指导，也可以提示如何在交际中体验文白之
异。
在国外教学汉语，除了课堂，没有语境可言。这是一个最严重的困难。一个星期学几节课，课
后不再接触所学的语言，学到手的能有多少，可想而知。补足这个根本缺陷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
组织课内的练习和课外的阅读。
就课内练习说，眼下最流行的是针对一个个“语法点”的句型、句式的练习，偏偏汉语又是句法
灵活、同义句型繁多的语言，这种乏味的练习究竟有多少效果，值得怀疑。为了克服没有语境的缺
陷，要尽量把课堂变成生动语境的现场。有问有答、有讨论有争议，有欣赏有评判。练习的题目和
项目最好都是句子连成的篇章，例如成语故事、谚语解释、猜谜语、古诗词、笑话、小相声、短小品、绕
口令，形式上可以老师领着练习，可以看录像、动漫、听录音、看电视片段。这种课堂活动，短小精
悍，生动有趣，朗朗上口。就像赵元任所说的，在整个儿的句子中学习词的意义和用法，既记住了词
·01·
第 3期 李如龙: “书”“口”之异与汉语教学
又掌握了句，还有各种文化的内容。这种语境化的练习还可以通过布置课后的作业，从课内延伸到
课外，做到一体化。课后，不论在家里、在公园、在车上都可以自己掌控。适合不同国情地情的好的
读本或声像作品，若能让人爱不释手、欲罢不能，随时随地学、在玩儿中学，有了这种自造的语境，何
愁学不好汉语! 练习、阅读、听录音、看录像，正是为了调动自觉性、养成自学习惯的好办法，也是制
造语境、培养语感的好办法。为此，应该提倡大量地编制各种多样化的书面阅读的文本、练习册，口
语朗读的音像作品及辅助性的说解，以及不同程度的艺术表演节目。与其守住不合用的课本照本
宣科，进行乏味的课堂讲解和练习，不如和学生一起、也鼓励他们自己走进广阔的阅读天地，走进语
境，直接接触各种书面语和口头语，从而建立语感。为了适应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人群的需要，所
提供的读物一定要分别各种不同内容、不同文体、不同场景、不同程度的品种，以口语表达为主，最
好是声情并茂、图文兼有、逸趣横生的。
经过多年的思考和琢磨，我悟出了要搞好对外汉语教学，一定要努力建设两套理想的教材。
一套是体现汉语的结构特征的“字词句直通”的基本教材。在介绍语音构造、训练发音之后，
教学常用字，以字带词，通过解释词义来扩大和加深对字义的理解;通过解释用字组词的方式去说
明词法和句法的一致性;通过构语和造句来巩固和加深对语法的认识;通过不同遣词造句来体会口
语和书面语的不同;通过不同题材、不同体裁的言语作品的学习去了解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和博大
精深。在选择字词句的素材时，应该常用先学、循序渐进，求精不求全。编写课文和练习则务求多
样化、趣味化，避免模板式的拷贝。这套教材的特点重在语言分析、抓住核心、打好基础，充分体现
汉语的结构特征。
另一套是与基本教材配套的开放式的补充教材。这是一套比句子大的言语作品，不强调精当
而强调广泛多样，不求严密而注重趣味。内容可以涉及古今中外，有传统的、也有时新的;篇幅应该
有长有短、以短为佳，有弹性、可伸可缩;文体载体样式多样，散文韵文、音响图像兼有，文本、网络齐
全; 言语表达形式不论是文言白话、书面语口语、美文应用文都应兼备; 就制作方式说，可采集、可编
写，可更换、可新添。这套教材的特色是从言语的综合应用出发，通过句段和字词的关联和组织，去
理解生成言语作品的法度;通过篇章内容的理解去认识中华文化的底蕴;通过不同语言素材的选择
和组织去体会言语表达的艺术;通过不同时代篇目比较还可以考察语言和言语的历时演变;通过目
的语和母语的言语作品的比较，则还可以体会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差异。
为了编好以上两套教材，必须建立一个大型的多用的现代汉语语料库。字、词有不同频度等级
的字库和词库，有异体字、多音字、多义字库，各种词类及兼类词库，连绵词、叠音词及各类合成词
库，同义词、反义词库，已经进入普通话的方言词、外来词及现代还常用的文言词库，各类封闭性词
类和虚词的词库，较为常用的成语、谚语、歇后语、典故、引用语也应该建库，语法方面则应有各种句
型、句式的例句库、修辞方面有变式句、中介语和地方普通话里的不规范例句，也可以建库。以上所
述是“语言库”，此外还要有“言语库”，包括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散文韵文，可以按不同时代、不同作
家、不同题材、不同体裁归类建库，有些字句已经不再使用或者难以理解的可以适当加以改动。有
了这样的大型语料库，配套的补充教材就可以由在外的汉语教师或外国教师根据实际需要自己编
印、散发。如果所编的核心基本教材不合国情、民情，也可以由执教的老师做必要的修改或补充。
就这个意义上说，大型的现代汉语语料库是更加重要的基础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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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ences Between Written Language and
Oral Language and Chinese Teaching
LI Ｒulong
( College of Humanities，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written language and oral language is the important charac-
teristics of Chinese language，and the basic reason is to use ideographic writing． For the significant differ-
ence，we should further discuss what the main performance is and how to distinguish and regulate． In the
mother tongue education，students’oral expression ability still needs to improve． On the other hand，Chi-
nese learners are hard to master the differences because of lack of language sense and context． Therefore，
the textbooks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should be make more reform．
Key words: written language; oral language; Chinese characters; ideographic writing; language charac-
teristics;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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